
从理论上讲， 刘永寿如果被认定为8级工伤， 他依法可
享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加起来有8、 9万元。 而现实中， 能不能
拿到这笔钱？

与公司无劳动合同、 无工资发放记录、 无考勤证明，
他连认定工伤的最基础条件都没有。 后来， 在公益律师援
助下， 他很幸运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但是， 公司先是 “走
程序” 走了一年多， 接着是 “无财产可执行” ……

“我啥都不会、 啥都不懂， 要不是致诚公益的于帆律
师， 我这个好大姐4年来的帮助， 我一分钱都拿不到。” 刘
永寿告诉记者： “终于， 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9万元， 我
再次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在很多人眼中， 劳动仲裁员
是“强势群体”，因为劳资双方博
弈的结果是由他们来裁判的。 然
而在现实中， 仲裁员却并不 “强
势”。 在听过仲裁员的讲述后，我
们知道了他们在工作中需要承受
的巨大的工作和心理压力。 很多
时候， 他们需要运用智慧才能达
到双方理想的效果。其实，仲裁员
工作中的酸甜苦辣还有很多，只
是很多人还缺少对他们的了解。
然而， 在我们身边就有一名 “有
心”的仲裁员，他把日常工作中遇
到的一些真实场景记录下来，将
这些仲裁活动中的所思所感浓缩
成一本书， 旨在向企业人事资源
管理者普及劳动法律知识， 帮助
他们规范用工管理。 经过两年多
的努力，这本名叫《仲裁员手把手
教HR开展法务工作》的书终于面
世了。

这本书的作者叫吴迪， 在记
者与他谈论的过程中， 感受到了
他扎实的专业积累， 以及对事业
的热情。吴迪向记者介绍说，他最
初是在企业做行政工作， 后来因
为工作原因，经常旁听劳动仲裁，
逐渐对劳动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且成了兼职仲裁员。后来，他如
愿考上了专职仲裁员， 并且工作
至今。

平常， 他喜欢阅读各种劳动
法相关书籍、报刊，然而却没有发
现一本仲裁员写给企业管理人员
的书。所以，他决心用自己的实践
经验， 在书中与HR做一次对话。
由此， 他在日常工作中留心记录
下仲裁庭上企业与员工的各种表
现，及自己产生的思考。

吴迪说， 本来，HR应该专攻
的领域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专
业知识， 然而在目前我国的企业
环境下， 企业劳动法律方面的业
务都需要HR承担，这要求他们身
兼数职。近几年，随着我国增强劳
动者各项权益的法律法规鱼贯出
台， 逼迫企业抛弃荒蛮型的管理
模式，进而对HR提出了以律师般
的素养开展人力资源工作的要
求。 可现实中，HR多是非专业出
身，并且没有条件去研读法条。如
何跨越这个障碍？ 这就是他编写
这本书的目的所在。

这本书中， 他试图将抽象的
法条、 海量的经验以28篇办案情
景故事为载体， 通过轻松愉悦的
语言转化成直白的具体工作方
法， 用实践经验代替晦涩的书本
知识，让HR不仅能把法律读懂，
并且知道话该如何说、 事该如何
办、 文件该如何写、 困局该如何
破，从而提升工作本领。帮助企业
在避免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经验与
教训的前提下， 独立设计出系统
化、精细化的操作体系。

同时， 这是一本实务型工具
书，书中28个仲裁场景涉及267个
业务点， 这些业务点涵盖了劳动
法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法规政策。
作者还特意在书中添加了法条注
释和业务检索， 以便读者在工作
中可随时查到问题解决方法。

吴迪认为， 劳动仲裁员这个
职业和医生很类似， 他们的工作
其实是给企业和员工看病， 并且
对症下药。工作中，不仅需要专业
的技能，而且需要悲天悯人、追求
正义的情怀。因此，这本书记录了
仲裁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如同一
本病例。 他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更
多企业实现健康的管理。

孤儿来京务工
膝盖摔成重伤

刘永寿今年28岁， 来自山西
吕梁农村。 3岁时， 他的母亲就
离开了这个世界 。 在他的记忆
中， 父亲是一个矿工， 但母亲离
去后， 父亲便与他的生活没有关
系了。

“从我记事起， 父亲就没有
回过家， 全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
哪里。 他在不在了？ 活没活着？
没有人告诉我。” 刘永寿说， 远
房姐姐、 哥哥把他养大， 他是一
个孤儿。

2010年5月23日 ， 他跟着在
北京打工的老乡来到海淀， 经介
绍进入一家展览展示公司工作。
在老家时， 他学过电焊， 公司安
排他做了电焊工。

“展览展示就是到会场布置、
安装展板 ， 搬搬卸卸 、 拉拉挪
挪， 没什么正经事。” 刘永寿说，
这里有电焊活儿 ， 但不多 。 所
以， 他什么事儿都干。

他清楚地记得 ， 2011年7月
19日， 公司徐经理让他外出装卸
展板。 因为地面湿滑， 他扛起一
块展板要装车时突然摔倒。 连他
都没想到， 就这么一磕， 右膝竟
然伸不直了。 他只得跪到地上，
等同事来扶他。

无合同无社保
公司不认工伤

刘永寿所在的公司， 名字是
北京多艺展览有限公司。

在公司， 不光是他， 其他人
跟他一样， 也没有与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 。 “公司只与我口头约
定 ， 每月工资2100元。 实际是 ，
每月领到手的钱只有1200元。 这
几年慢慢涨了钱 ， 我领过 1800
元 ， 也领过1900来元 。” 他说 ，
受伤时是2000多元。

刘永寿的工作时间是每天早
上9点上班， 晚上6点下班， 没有
休息日和节假日。 “出事那天早
晨， 是副厂长直接安排我跟着公
司的车， 去亦庄太平洋物流公司
装卸公司展板的。” 他说。

“我是上午10点15分左右摔
倒的， 徐经理安排副厂长等人，
把我送到朝阳区东坝医院。 医生
拍片的诊断结论是右膑骨骨折，
需要进行内固定术。” 刘永寿说。

一开始， 公司给他付了医疗
费， 还给一部分钱管他吃饭， 虽
然钱不多也能凑合着维持生活。
没过多久， 公司就不给钱了。

“我受的是工伤， 公司给我
申报一下就能认定。 如果认定了

工伤确定了级别， 国家会给我一
笔养伤的费用。” 刘永寿说， 公
司没有给他申报工伤， 主要是因
为公司没给他缴纳社保。

刘永寿说， 实在没办法， 还
得让老家的姐姐来照看他。 姐姐
家也很困难， 让姐姐花钱又搭功
夫， 他心里过意不去！

他想打官司告公司， 可是 ，
他拿不出证据。 “无合同、 无考
勤， 发工资又是现金， 公司说一
句 ‘没我这个人’， 我都没有办
法证明自己是公司的人。” 刘永
寿陷入了困境。

律师巧妙出招
公司开具证明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致
诚公益的， 他来到了这里。 凡是
农民工找过来， 我们都会免费为
他们提供法律服务。” 于帆律师
说， 第一次见到刘永寿时， 他表
情木讷， 面对律师的提问不知怎
么回答。 所有的问题， 几乎都是
他姐姐代为回答的。

“听他们介绍完情况 ， 我感
觉形势非常不妙。” 于帆说， 刘
永寿在公司干了一年多， 手中没
有一份劳动关系的证明。 他说，
除了无劳动合同、 以现金方式发
放工资外， 他每天上班干活， 在
工作中从来没有与他人进行工作
交接的手续， 像这样的工作也不
需要进行什么登记。

“打官司要靠证据， 没有证
据怎么打官司？” 于律师问刘永
寿， “能不能回公司弄到一些你
在 单 位 工 作 的 证 据 ？ ” 他 说 ，
“没办法。” 问他的姐姐， “你能
通过当初介绍他到公司上班的老
乡开个证明吗？” 他姐说， “不
能。 现在和单位不能提刘永寿受
伤的事情， 因为， 公司知道一提
这事， 就是要钱！”

他姐姐用几乎是哀求的语调
对律师说： “我们没有父母， 你
就帮帮吧， 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
也没有。”

面对这个拄着双拐的小伙
子， 面对这个年岁虽然不大但满
脸沧桑的姐姐， 于律师感到自己
除了能够答应之外没有任何选
择。 可答应帮助容易， 真正能够
帮上刘永寿并非易事。

经过反复推敲， 律师决定把
重点放在让单位出具一份能够证
明劳动关系的证明上。 但这是一
个很大的难题。

直截了当的方式肯定不行 ，
拐弯抹角的证明， 如果不能起到
直接作用也没有意义。 最终， 于
律师决定采用绕过让单位承担责
任方式， 让单位出个证明。

于律师起草这样一份证明 ：
“刘永寿于2010年5月23日进本公
司工作， 2011年7月19日工作中
自己摔伤住 院 。 特此证明 。 ”
落款是单位名称及日期。

于律师将这个证明交给刘永
寿和他的姐姐， 告诉他们回去找
单位， 只说现在老家要给他点困
难补助， 但要单位出证明说受伤
了， 这样才能拿到钱。 于律师还
特别强调： 这个条子， 最好通过
老乡去找单位加盖公章。

字条拿走了， 律师心里却在
打鼓。 几天过去了， 刘永寿打来
电话说盖上公章了。 “这下， 将
不可能打赢的官司变成了可能！”
于律师说。

通过申请 ， 2012年7月 ， 海
淀区人社局下达认定工伤决定
书， 认定刘永寿为工伤。

员工自行申请
认定八级工伤

按照法律规定， 职工因工受
伤， 应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行政部
门申请认定工伤。 该职工被认定
为工伤、 确定伤残级别后， 由工
伤保险基金支付相关费用 。 但
是， 这有个前提， 那就是该职工
参加了社会保险， 否则， 该费用
由用人单位参照这个标准向职工
支付这笔费用。

“单位不为职工缴纳社保 ，
主要原因是为了省钱， 节省经营
成本。 但职工出了工伤， 其所承
担的费用是参保费用的数十、 上
百倍， 此时， 单位为了降低违法
成本， 惯用的方式就是不为职工
认定工伤， 最好的办法就是否认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 于帆说 ，
可是， 法律同时赋予劳动者相应
的权力， 即在单位不为员工认定
工伤的情况下， 员工可以自行向
劳动主管部门申请。

刘永寿就是走了这一条路 。
由于公司出具了上述证明 ， 所
以 ， 其认定工伤的过程十分顺
利。 提出申请两个月后， 即被认
定为工伤。 又过一个月， 海淀区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其达到
职业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
8级。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 职
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八级伤残
的， 应享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标准为： 10个月的本人工资。 此
时， 如果其劳动合同期满终止，
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的， 由用人单位向其支付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
金。 具体标准由省、 自治区、 直
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北京市工伤保险条例 》 第

36条规定： 五级至十级工伤职工
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用人
单位向其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其中，
8级伤残的支付标准为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关系时15个月本市上一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这样加起来， 刘永寿可能获
得近10万元的经济补偿。 公司一
看 ， 急眼了 。 “为拖延支付时
间， 也为了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
权力， 公司以不服工伤鉴定结论
为由， 首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提起了仲裁申请， 要求撤销该
鉴定。 仲裁裁决后， 公司不服裁
决， 又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一审
过后又提起了二审 。” 于帆说 ，
二审终结时， 整个案件拖了一年
多时间。

工伤先行支付
职工终获赔偿

终审结束后马上进入执行阶
段， 但在法庭上不可一世的公
司 突 然 失 踪 了 。 这 让 手 持 法
院 判 决 的 刘 永 寿 十 分 尴 尬 ：
“打了3年官司， 最后落个赢理不
赢钱？”

“这个案件不能就这样划上
句号。” 于帆说， 在法院执行阶
段， 她先后多次到公司注册地、
生产经营地调查取证 。 与此同
时 ， 法院也安排法警去单位执
行， 但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法
院不得不出具了 “终结执行” 裁
定书。

“不能让刘永寿拿不到工伤
赔偿款！” 于帆陷入沉思， 她结
合刘永寿的特殊情况， 向法院递
交了司法救助申请。 接下来， 一
次次地跑法院找法官， 找执行庭
负责人， 想让这个8级伤残员工
感受到国家给予的温暖。

《社会保险法》 第41条规定：
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
伤保险费， 发生工伤事故的， 由
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用
人单位不支付的， 从工伤保险基
金中先行支付。 于帆说： “这里
的工伤先行支付制度， 对于保护
工伤职工来说， 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

经与社保机构沟通联系， 今
年8月， 社保机构决定通过先行
支付的方式给予刘永寿相应的工
伤补偿。 9月7日， 他收到了第一
笔包括住院伙食补助费、 劳动能
力鉴定费在内的社会保险先行支
付款680元。 两天后， 又收到第
二笔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
次性医疗补助金在内的69799元。
法院也给了他20000元司法救助
款。 各项合计90479元。

仲裁员写书当“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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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诉讼程序拖到一年多 终审结束却突然失踪

□本报记者 屈斌
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9万元
□本报记者 赵新政


